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 第五回　钟海平　暗试绝技　柳剑吟　夜斗神鹰

话说左含英见柳梦蝶决意北上寻父，他也嚷着要跟着同去，柳梦蝶却想他留在家里；忽 然娄无畏看了他们一眼道：“含英跟去也好，师娘的事，我自有吩咐，不必忧虑。”娄无畏 是见师妹已经长成人，单身同行不大方便了。 　　当下娄无畏对刘希宏道：“刘兄，我把师娘交付给你了。你不是曾说过想到山西投奔你 的叔叔，那正好带她老人家去。” 　　原来柳大娘刘云玉的嫡亲弟弟刘云英正是山西万胜门的掌门人，在山西很有威望（见第 二回）。在娄无畏等护送柳大娘到刘希宏家时，刘希宏曾同他谈过，柳家已毁，而罗家四虎 虽去其三，罗四虎与王再越却尚在逃，恐怕他们再来寻仇，纠缠不清，难予应付，因此曾建 议同往山西。 　　因此刘希宏见娄无畏一说，当下即拍起胸膛道：“娄兄放心，我凭着姑姑给我的五虎断 门刀，沿途还有万胜门的同门照料，一定保护得姑姑到山西！” 　　刘希宏说完，杨振刚也突然站起身说道：“我也愿陪同刘兄，保护师娘到山西去。”他 可是不大放心刘希宏的本领，他也想到山西万胜门的地方去显显太极门的功夫。 　　于是他们这样地约定：刘希宏、杨振刚双护柳大娘到山西，而娄无畏带着左含英、柳梦 蝶北上寻师。这一去也，几乎弄到不能见面，那是后话。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先按下娄无畏等不表。先说柳剑吟北上的事。 　　柳剑吟那日和师侄金华匆匆北上，一路晓行夜宿，居然没碰到什么风浪，过了十多天便 来到了保定。二十余年不到，只见保定已经有了许多改变，有些街道繁荣了，有些街道冷落 了，问起以往的老朋友时，也多不在这里了，柳剑吟捻须微嗔道：“人事沧桑，一切都在 变，只是胡虏的横行还没变！”其实胡虏的统治也在变，越来越变得外强中干了，只是柳剑 吟可没有觉察罢。 　　柳剑吟“闭门封刀”，可有二十多年了。这一次为了师弟，仗剑重来，心情自是十分激 荡，他一见到丁剑鸣时，不禁老泪纵横，半晌半晌说不出话，只勉强拉着师弟道：“师弟： 你好！” 　　柳剑吟看师弟时，只见他容颜憔悴，傲气全消，好像是新病之后，又好像刚斗败的公 鸡，敢情还有些惭愧之色。不禁再问道：“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可有没有受伤？” 　　丁剑鸣突地双眉一竖道：“师兄，我们丁家太极门，可给别人毁了。只是凭着小弟微末 小技，那也不能轻易受伤。不过太极旗可给人披去了。”丁剑鸣是“跌落地还要抓把沙”的 人，他不知道别人本来就并未打算要他受伤的。 　　柳剑吟微叹一声道：“师弟，不是我说，你早听我的，就没有这回子事了。你同索家那 些人往来，可不是自招麻烦？还给他们保护什么劳什子贡物？料想是江湖上什么人物看不过 眼，所以就伸手来较量较量你了！”柳剑吟是对师弟有点不满，他差点把“活该”两字也说 出来。只是他年纪大了，到底是同门兄弟，大家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也不好再责备什么。 他顿了一顿，又说下去道：“只是，事既至此，我们也不能不管。依我说，我们这次非为寻 仇雪耻，而是要和伸手较量你的人，和江湖上对你有所误会的人，说个明白。廿余年前，我 因你与武林中人闹得不好，而和你分开，细想起来，我也自有许多不对，但愿此来，好好给 你们调解调解！” 　　丁剑鸣微露愧意，但他还是挺着师兄的话道：“师兄说的当然很对！但说起来嘛，我也 受过索家的恩，当年身中暗器毒蒺藜，不是他们救治，我也好不了。做人讲究恩怨分明，他 们求到我，我不能不管，再说这廿多年来，索家也没对我怎样。料不到我给他们帮这次忙， 就闹了这么大的乱子！” 　　柳剑吟见师弟还是不肯认错，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当下就详细问师弟出事的经过，他 详细地问，丁剑呜却不肯详细的说，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在热河下板城城外三十多里的地方， 给一个辽东口音的怪老头子所劫。那老头子身手很是“不错”，不知他是哪门道路的。 　　柳剑吟微微笑了一笑，他知道师弟的毛病，得意之处，不厌其详，吃亏之处，却不愿多 说。但碰到这样大事，他可不能轻轻放过。他还是详细地问了那老头子身法手法，尽管丁剑 鸣说出给人家一双肉掌“较量短了”，怪不好意思。他听了丁剑鸣比较清楚的叙述后，依然 动容道：“那是内家外家合而为一的掌法，用的是掌心的‘小天星掌力’所以许多次都把你 的太极掌中的‘粘劲’都化开了。听你的说法，这像是鹰爪门的三十六手擒拿法，但又不很 像。大概是这一门变化而来的吧。不过鹰爪门的名家，河南有董期英，河北有郝永浩，可从 没听过辽东有这派的传人，而且董、郝二人，我也曾和他们彼此研究过，他们虽然三十六路 掌法，很是不凡，但论到‘小天星’掌力，专以撅、按、粘、卸等四字诀合内力外力为一的 功夫，他们也只是平平而已，他们已是鹰爪门顶儿尖儿的人物了。不在鹰爪门中，还有如此 人物，师弟，这可是劲敌，不过也不必气馁！” 　　柳剑吟是自忖以一身功夫，若真碰到其人，纵不能取胜，谅也不致落败。可是他一说 完，见师弟面色微微一变，他才猛省起师弟敢情又是“犯劲”，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于是 他急忙问师弟：“弟媳呢？有几个孩子？” 　　丁剑鸣这才面色和缓过来，告诉他师兄说：“老伴早几年就去世了。当时路远，没有通 知师兄。”至于说到孩子，他可蓦地又显得一片伤心，苍苍凉凉地说道：“孩子大了，就自 己找去处了。师兄，你我分手时，我的孩子已会叫你伯伯了，我廿多年来也就只有这一个孩 子，可是他现在已不知浪荡到什么地方去了。”柳剑吟听了大为奇怪？问起来时，只见丁剑 鸣叹一口气道：“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也不容易清楚他们的心事。晓儿自幼本很听话，大了 就渐渐变了。他竟然离家远走，不别而行，只留下一封信，说是不愿在保定呆，要到外面见 识见识，他说是忍受不了这闷气沉沉的日子。其实嘛，年轻时候，谁不愿像鹰一样的飞翔， 鱼一样的逐浪，就是俺们哥儿俩，当年不也是雄心勃勃，想在江湖上闯出‘万字’？可是也 总得尊长辈允许才行呀。这个孩子竟连说也不说一声，就那样拍拍手走了，算起来那年他正 是廿一岁，我还刚给他订好一门亲事，他这一走，令得我做父亲的很尴尬。”说起儿子的 事，丁剑鸣倒很动了做父母的天性，越说声调越低哑了。对师弟的家事，柳剑鸣和他隔别了 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完全不清楚了，他只好不着边际地安慰了几句，插不进什么话去。 　　丁剑鸣的儿子叫做丁晓，算起来比柳梦蝶刚好大十年，今年是廿六岁了。丁剑鸣比他的 师兄早结婚，所以柳剑吟还在保定时，他已经懂得叫伯伯了。原来了晓和他父亲的志趣又很 不同，他小时因父亲已与武林中人闹翻，保定武家的孩子很少和他玩，他已经觉得很寂寞 了。大了在外面接触了一些侠义少年朋友，越发不满意他的父亲和索家等官府来往，加以父 亲经手他订的婚事——一个仕绅人家的女儿，他更不满意，他自己欢喜的是以前梅花掌的掌 门人姜翼贤的孙女儿，可是却因许多波折，不能如愿。思想上的苦闷，加了婚事的不如意， 对于他——一个自小孤寂，养成了喜欢幻想的少年人，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他这才不别而 行，他也不愿意凭父亲的“情面”，托什么江湖上的前辈关照。他幻想的是独自挟剑浪游， 干一番事业。他这一行，另外有一番遇合。关于他的婚变和事迹，本书不能详述，只能在这 里交代一笔。 　　再说柳剑吟见师弟很是伤感，他急忙又绕过话题，谈到这次北来的事。他问师弟道： “师弟，你这次保护贡物被劫，事后可有缀（跟踪）下去么？他们有多少人动手？他们劫了 贡物行动总不能很轻便，难道就一点踪迹也踩（探访）不出么？” 　　丁剑鸣见师兄一问，蓦地又竖起双眉道：“我就怀疑是形意门钟海平那家伙勾引出来的 强盗。师兄，你是知道钟海平这家伙一向都和我过不去的。那天他没有在场，在场的只有那 辽东口音的老头子，和他十来个手下，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伙人，个个手底下都有点硬份。和 我动手的那老杀材不须说了，就是和他同来的那些人也似乎没有一个庸手，和我同去的两个 武师和两个徒弟，竟都给他们打发了，至于官差就更不必提了。” 　　说到这里，丁剑鸣又似乎觉得太长敌人威风了，换了一口气又道：“可是我还是不怕他 们，还是缀着他们，可是事情也怪，我一直远远跟踪。缀到离下板城百多里的‘三十六家 子’的地方，这伙人就莫明其妙地失了踪！师兄，也许你不知道，钟海平的家就在那个什么 鬼‘三十六家子’！” 　　柳剑吟轻轻地“哦”了一声，可是他还是不说什么话。 　　丁剑鸣说完之后，见师兄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却不说话，不禁带点不快地问道： “师兄，你看这里头可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柳剑吟反问道：“你既然怀疑是钟海平捉弄你的，那你可去访问过他么？” 　　丁剑鸣道：“怎么没有？可是他不肯见我，说是平生不愿见官面的人。” 　　柳剑吟听到这里，立刻眉峰一跳，双目倏地一张道：“那你可有将你的怀疑告诉官面 么？” 　　丁剑鸣变色道：“师兄，怎的你也看短了小弟！小弟不材，还不是那号小人！纵这事是 钟海平亲自干的，俺也只能凭手中剑，掌中镖，和他硬讨硬索；或请武林朋友，判个是非曲 直。帮有帮规，我们的武林恩怨，用不着要官面的人来插足。” 　　柳剑吟歉然急道：“师弟，愚兄没有这个意思！愚兄是怕既然事关贡物，就怕扯进官面 去。师弟说得对，我们纵有武林恩怨，也用不着要官面的人来插足！”柳剑吟这可放下心 了。他起初可真是有点怕师弟会把持不定，会越来越走向官府这一边。现在看来，师弟这廿 多年来虽然在变，虽然是骄妄自大，是非不明，可还只是糊涂，没有变节！ 　　当下柳剑吟手持额角，想了一想，又接着说道：“师弟既有点怀疑钟海平，而出事的地 方，又是在钟海平的地头，那么不论他是否知情，是该去拜访拜访他，也许从他那里，可以 知道一些来踪去迹。就这样吧，明天我就和师弟赶去热河，凭愚兄的老面子，钟海平谅不会 不见吧？”说到这里，柳剑吟又持了持须子对着丁剑鸣道：“师弟，其实嘛，你这次保护贡 物，既然是要经钟海平的地方，事先差遣一个徒弟，持帖去关照一声，那也显得我们没有失 礼。事后再去拜访，心眼儿窄点的人，可是会不大高兴的。师弟，在江湖闯荡，全凭义气为 先，只仗个人技能，还是闯不开的，这，师弟当比我明白。” 　　丁剑鸣微带愧作，但还是整着眉尖答道：“话虽如此，可是我当时却委实不愿输这口 气！” 　　他们师兄弟准备了第二日就去热河，可是当晚索家的人又来了。不知他们这样快得到消 息，派人一来问是否要派人同去，又说要设宴为柳老拳师洗尘。对索家的来人，柳剑吟可全 替师弟作主回绝了，不过他回绝得很婉转，说江湖上的事情，只能凭着江湖的义气去讨，去 的人多了，反没有用，对索家的“盛情”，只有“感激”，但却不敢麻烦。 　　可是不要索家的人同去，那两位当日也曾在场，也曾受伤的武师，却不能不要他们去。 柳剑吟向师弟细盘问了一下那两位武师的根底，晓得一位是五行拳名家章汉泽的弟子李家 骏，一位是蝴蝶掌名家镀二先生的弟子何文耀，人都还正派。于是柳老拳师又再另外备帖邀 请他们同行。另外当日在场的丁剑鸣的二徒弟和三徒弟，也自然叫他们跟去。至于丁剑鸣的 大徒弟金华，则仍留他在保定。这样部署完毕，柳剑吟等一行人第二天就赶往热河。 　　热河的气候和江南有很大差别，柳剑吟等一行人，出喜峰口，沿滦河，过罗须门，往下 板城时，正是暮春三月的时节。暮春三月，在江南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关外的热 河则还是寒风凛冽，雨雪霓霏，时而狂飘忽起，风沙卷来，然而这一行人还是精神奕奕，并 没有现出风尘倦旅的憔悴颜容！ 　　他们人强马健，从保定动身，只十多天的光景，就到了下板城。到了下板城时，正刚刚 过午，如果放马奔驰，黄昏时候，不难赶到“三十六家子”钟海平住的地方，但他们却不前 行，也不歇下，他们倒是在下板城外，丁剑鸣当日被劫的地方，缓缓而行，徘徊观望。 　　他们不是在吊旧战场，而是柳剑吟要看看当日那班强人出没之地。下板城外，正当燕山 支脉，婉蜒而来，突又低折之处，旁边又是滦河，形成了一个盘谷。来到此地，气温较暖， 积雪渐溶，两边的莽林丰草，早被塞外的寒风吹得树叶飘零，败叶风沙，就不时随狂觎扑向 人面。 　　寒风扑面吹来，剑佩琅然作响；柳剑吟是皮祆披风，在马背上昂然四顾；而丁剑鸣等， 则是僵绳松放，时而遥望，时而沉思，似颇现羞愧之色。柳剑吟来回观望几次之后，突地僵 绳一紧，勒马停步，回首对丁剑鸣说道：“师弟，你猜疑的不无道理！” 　　丁剑鸣也倏地停步，接声问道：“师兄，你可瞧出什么来？”柳剑吟在马上指点道： “你看这个地方，东接宽城，西连承德，南通兴隆，北上平泉；承德和宽城是热河繁盛之 地，大伙的强人，不会从这两个地方来，也不会向这两个地方去；而你碰到的那些人物，都 是辽东口音，而你又是从南面来，那些人更不会是在兴隆驻脚。唯一的道路，仅留下北面的 平泉，‘三十六家子’正好是在平泉与下板城之间，莫非强人驻脚之地，就在那里？” 　　丁剑鸣张自顾盼，忿忿不平地说道：“师兄，可见小弟没有疑错，敢情就是钟海平这老 家伙干的？” 　　柳剑吟却又沉吟了一会，迟疑说道：“虽然如此，但我还不能相信是钟海平勾同干的， 不过，他大半会知道那批人物的来踪去迹。须知和你动手的那些人，实不是江湖上等闲之 辈，他们既从‘三十六家子’来，钟海平断无半点不知之理。好，师弟，我们今晚就赶去 ‘三十六家子’！” 　　柳剑吟等一行人正待纵缰飞驰，猛听得林中一阵清脆的铃声，接着是得得蹄声，由远而 近。同行的五行拳名家李家骏和丁剑鸣的徒弟等，陡地一震，便待下马，便待抽刀。柳剑吟 却急摆手道：“不要莽撞，别动兵刃。”话声未了，林中人早已拨开衰草涌出身来！ 　　丁剑鸣猛地勒马，众人也屏息注视，独有柳老拳师，却突地地下缀绳，紧行几步，徒步 迎前，只见前面那行人为首的壮汉，冲着柳剑吟双拳一抱，朗然问道：“这里可有一位柳老 拳师，柳剑吟先生？” 　　柳剑吟略一迟疑，但随即便抱拳答礼：“在下正是柳剑吟，敢问列位有什么事？” 　　那伙来人，一听得柳老拳师认自己便是柳剑吟，嗖的一声。一齐下马。柳剑吟急退后一 步，但仍镇静如常。就在这当儿，为首的汉子便是当头一揖：“晚辈等谒见。” 　　柳剑吟慌忙还礼，连声不敢，正待问时，那为首的汉子已恭恭敬敬地递过一个拜匣，口 里说道：“家师钟海平，听说柳老拳师来，特差遣我们赶来拜谒！” 　　柳剑吟先不接过拜匣，却恭恭敬敬地先向他们问候了钟海平，他这是先行答礼，后领拜 帖，但就在他将接未接之际，他的师弟丁剑鸣却忽地抛一个眼色给二徒弟雷宏：“还不快上 去替师伯接礼！” 　　柳剑吟未及回头拦阻，雷宏已从马背上凌空一跃，落在跟前，冲那行人略施半礼，双手 向前伸，朗然说道：“太极门弟子雷宏，谨代掌门师伯接礼！”为首那壮双横了雷宏一眼， 但却仍是递过拜匣去。柳剑吟也睨了雷宏一眼，心里十分不快。 　　原来按照江湖礼数，很讲究辈分尊卑，比如现在钟海平遣人来投拜帖，这来人当然是钟 海平的晚辈，但他又是代表钟海平来的，而钟海平和柳剑吟则是平辈，因此这拜匣就可以由 柳剑吟的门人弟子或后辈来接，也可以由柳剑吟亲自来接。如果是由后辈接，那就是说“师 对师，徒对徒”。你遣弟子代递帖，我遣弟子代接，不能说是失礼，如果是由柳剑吟来接， 则是表示对钟海平特别恭敬的礼数，将钟海平的代表也看同钟海平亲来一样。因此现在雷宏 来接，来人虽然不满，也无可如何！ 　　只是柳剑吟却很不快，他心里暗怒，怒他的师弟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还偏偏要替他 摆出前辈的身份，搭起前辈的架子，但他又不能在这个场合责备师弟，也不能在刚才师弟叫 雷石上来的时候拦阻。他闷了一肚子气，但却还是面露笑容，赶紧伸手向雷宏要过拜匣，再 恭恭敬敬向来人答谢，“我们这就赶去回拜！” 　　来人上马在前引路，柳剑吟等率众后随，人强马健，黄昏时分，就已望见了“三十六家 子”。但就在此时，了剑鸣却又忽对蝴蝶掌名手、随来的武师何文耀交待了几句，何文耀便 哗啦啦地一纵马向外跃去，柳老拳师急忙回顾，钟海平派来的人也勒马注视。暮色苍茫中， 只见何文耀在马上抱拳说道：“在下要到镇上料理一点事情，诸位请便，在下稍后再拜谒钟 老拳师！”他一说完，不待来人发话，已放马飞驰而去！ 　　行行重行行，再过半个时辰，便来到钟海平的门前，只见钟家住在丛林前面，屋前是斜 斜的土岗，已被辟成了练武场，屋后就直通后面的莽林，假如是有强人驻在这里，随时都可 从屋后进入草莽林中。 　　未到门前，便先下马，柳剑吟急请来人先行进去通报，自己在外等候，就趁来人进去之 后，柳剑吟急地拉丁剑鸣的衣袖！微带责意，也极诚恳地说道：“师弟，进到里面，千万要 以谦逊为先，不能动一点气！如果再节外生枝，愚兄可不能再管了！” 　　暮稳沉沉中看不出丁剑鸣的面色，但不见他说话，敢情也是有点微慍，夹点愧作！ 　　柳剑吟心中，暗暗诧异，不知钟海平的消息为什么这样灵通？在丁剑鸣心中，则有点意 气，他心想：为什么我到热河时，你连理也不理，我的师兄来时，你却忙不迭地巴结呢？因 此他刚才在钟海平的徒弟来递拜帖时，才故意露那么一手，叫自己的徒弟去代掌门师伯接 帖，可是也为此，他又受到师兄的教训，心里也自不舒服。 　　就在他们师兄弟各自忖度的时候，钟家的几重门户，倏地一齐打开，钟海平在中堂里缓 缓走出！他穿着老革皮袄，内里白毛茸茸，外面绸带临风，显得很是闲适。 　　一番揖让，一阵寒暄，柳剑吟这一行人都被请到大堂坐下。大堂上三三五五，站着的似 乎都是钟海平的弟子门人。 　　众人刚刚坐下，早有钟海平的弟子，托了一个大茶盘过来。那茶盘是白玉做的，上面放 着用黄杨根子缕空的十个大套杯，每个杯子都有普通茶杯的两个大，杯上雕刻着色彩鲜明的 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色图印，算得上是罕见的茶具。 　　钟海平的弟子托了白玉茶盘过来，可是却并不是由他敬茶，他一出来，钟海平就将茶盘 接过去了，他要亲自敬茶！ 　　第一杯敬给柳剑吟的可还和普通人家的敬茶没有两样，第二杯敬给丁剑鸣的，可就发生 了怪事情！钟海平托着茶盘，未走到丁剑鸣跟前时，丁剑鸣就站了起来，距离大约有两三尺 之地，正待“客气”一番，却不知怎的，突地那第二个茶杯，在盘中凭空跳起来，而且那么 结实的用黄杨木根做成的茶杯，竟就在跳起来时，在空中裂成了几块，杯中的水，就像一条 小线似的，向丁剑鸣兜头兜面射来，那碎裂的木块，也像暗器一般的射到！ 　　事出非常，变生不测。幸而丁剑鸣虽然功力比不上师兄，但到底也是太极嫡系子孙，本 领也着实不凡，只见他右手微抬，一掌凭空打出，掌风飒然，那水线，那木块，竟给掌风扇 得斜斜飞去，他的二徒弟雷宏，恰好站在旁边，首当其中，虽避开了碎木，却给茶水淋了个 满头满面！ 　　与此同时，钟海平也佯作吃惊，只见他把白玉盘一抛，口里嚷道：“哎呀！这个茶杯不 结实！我老迈了，稍一闪手，它就碎裂，惊了贵客，我在这里赌罪，别怪，别怪！” 　　玉盘抛出，钟海平的弟子急疾抢上前，但他快，柳剑吟更快！只见柳剑吟身形微动，早 抢到跟前，用两指轻轻地把茶盘边缘钳着，那茶盘里剩下的八个茶杯，竟都纹丝不动，茶水 也不漏出一滴，柳剑吟一手将茶盘接过，口里也嚷道：“这些茶杯这样雅致，弄坏了多可 惜！”边说边就把茶杯取下来，他代钟海平把茶分给各人了。 　　丁剑鸣明知这是钟海平故意借敬茶为名，露这么一手，可是他不能发作，他师兄的眼 色，也不容他发作。但经此一来，他也暗暗佩服钟海平内劲的厉害！而钟海平也觉得柳剑吟 到底也非易与，尤其柳剑吟那一手，轻功、内劲都表现得炉火纯青，便使他暗暗佩服。 　　当下钟海平连声道歉，说是失手。但他口虽如此说法，心中可还想再试他一试。 　　目影侵阶，华灯耀眼，钟海平的家中，正设着盛筵，招待柳剑吟等一行来客。丁剑鸣刚 才被钟海平暗较功劲，心中有点愤怒，也有点惴然，捉摸不住他这究竟是“接风酒”还是 “鸿门宴”？ 　　果然在酒筵之上，钟海平的花样又来了，他刚才是“敬茶”，现在可又要“敬酒”。刚 才“敬茶”茶杯是雅致的黄杨木根楼空的杯子，现在“敬酒”的酒壶却显得十分“粗豪”， 竟是一个可装二三十斤酒的黑铁坛子！他拿起铁坛子来，竟然第一个就要敬丁剑鸣。他口里 说的是：他身为形意门掌门，现在太极门的掌门来到，他可要近礼节先敬丁剑鸣一杯，话虽 如此，他可是想撇过柳剑吟，先试一试功夫较弱的丁剑鸣。 　　丁剑鸣明知来意不善，但也不能示弱，正待站起道谢时，钟海平已一摆铁壶，猛地当胸 推到，这铁坛子连酒在内，起码有四五十斤，就宛如一个大铁锤当胸打来！ 　　丁剑鸣急地塌腰伸臂，一手搭住了壶嘴，口里嚷道：“别客气，我自己来！”这一搭 住，双方竟弄成了个不三不四，僵持着了。 　　原来钟海平这一铁壶推来，用的竟是内家掌功，若被打出，不死便伤，就是接架不住， 弄不好也会受伤残废。因此丁剑鸣搭着壶嘴，可不敢接过来，因为他自知凭自身功力，化不 了钟海平的来劲，他口里嚷着“自己来”，实却是搭着壶嘴往外推。这样一来，钟海平既推 不过去，也不敢撤手，因为他也怕挡不住丁剑鸣的太极内劲，他们两人则是功力悉敌，谁也 胜不了谁，两人的额上，都沁出汗珠 　　这一相持，举坐失色。双方功力悉敌，若再相耗下去，两人都会受伤。但他们已成骑虎 难下，座中其他人又没有这个功夫解救；正在大家焦急之时，只见柳剑吟捻须哈哈笑道： “你们两人都太客气了，师弟，你既不肯领钟大哥的敬酒，我代你领下来吧！”说罢，他把 筷子轻轻一举，也钳住了壶嘴，就凭一双筷子，竟然把这个铁壶直钳开来！只见那大铁壶猛 地离开钟海平的手，竟给柳剑吟用一双筷子挟持着，直举起来，他从从容容地斟了一杯酒， 左手缉杯，一饮而尽。而那边钟海平和丁剑鸣都给这一震之力，双双跄跄踉踉地倒在椅上， 做声不得！ 　　钟海平缓过气来，急忙挑起大拇指赞道：“柳大哥，好功夫，我这该罚酒三杯！”柳剑 吟笑道：“对了，钟大哥，我是该借花献佛，敬你的酒。”他可没有卖弄什么功夫，老老实 实地给钟海平敬酒，倒弄得钟海平有点羞赧了。 　　柳剑吟并不矜夸，仍然谦逊。他委委婉婉地道达了来意，请钟海平帮他一次“小忙”， 问他知不知道在下板城伸手较量丁剑鸣的那伙江湖好汉。 　　谁知隔别了二十多年，钟海平也好像没有以前那样热诚了，他竟然装作不知道这桩事似 的，听着柳剑吟的叙述，他时而装出惊讶之色，时而作出嗟叹之声，听完之后，他竟猛拍大 臂道：“呵，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怎么我也不知道？”他竟然像是拿定主意装蒜（装傻之 意）了！这一手把柳剑吟窘住了，他不善言词，急促间竟想不出说话，只讷讷地说：“钟大 哥真的全不知道？” 　　钟海平朗然笑道：“不但不知道，而且没有想到！谁想得到太极门掌门人，挟太极丁嫡 传三绝技，名震江湖的丁剑鸣、丁大哥会给一个糟老头子较量短了，而且人家还是只凭着一 双肉掌！” 　　丁剑鸣既愧且怒，他实在按捺不住了，把酒杯重重地一顿，也朗然发话道：“俺丁剑鸣 是习艺不精，给人家较量短了，这又怎样？只是钟大哥一派掌门，形意拳、无极剑，在武林 中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怎的也居然有江湖人物，经过地头，全不进谒；而且伸手做案，大 来大去，毫不把钟大哥瞧在眼内！” 　　钟海平竟然毫不动怒，他听完了丁剑鸣连刺带激的话后，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是 吗？丁大哥是这样想吗？我却没觉得有什么失面子，我这点微末之技，浪得虚名，本来就威 不足以‘凌人’，德不足以‘服众’，给人瞧不起是该当的。但他们却连丁大哥也瞧不起， 公然伸手在老虎头上叮虱子，咳，那真是，真是说不过去！” 　　两人互相嘲讽，局面更是不堪。柳剑吟慌忙站起身来，冲着钟海平就是当头一揖，钟海 平慌不迭地也起身答礼时，只见柳剑吟声调苍凉，断断续续地说道： 　　“钟大哥，我们彼此都是快近六十的人，几十年老兄弟，活到现在的还有几人。不念同 是武林一脉，也该念俺们几十年的老交情！彼此有什么不顺气的地方，揭过也就算了，难道 俺们老兄弟也要弄得这样生分！钟大哥，我信你的说话，信你不晓得这桩事。可是钟大哥， 我还是要请你帮个‘小忙’，你地头熟，人面熟，就费神你帮忙打听打听。不论是哪位武林 前辈，江湖豪杰干的，我们也断不敢登门寻事，只是想问清有哪些对不住人家的地方，好好 去道歉，好去化解。不然，我们连有什么得罪朋友的地方，也不知道，就是死了也死得糊 涂！” 　　钟海平一听柳剑吟的说话，固然是十分诚恳，但也听得出是有点激愤！再不起势收场就 怕反要弄糟。而且事情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一来这事情总不能推全不知道，江湖上近月 来，哪处不是扬扬沸沸地谈这件事，自己怎能说全不知道？二来了剑鸣和自己是有“过 节”，可是他的师兄却没有对不住自己之处，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可不能不吐点口风了。只 是自己和柳剑吟隔别二十余年，也不知他是否和师弟同一道路。在钟海平心中，是早已把丁 剑鸣放在官府这一边的了。因此他虽露口风，却不吐实。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较量丁大哥 的人，小弟委实不知。不过辽东有几位成名人物，早前跟俺说过，想见见柳老英雄。较量丁 大哥的，既然是辽东口音，那么问问这几位辽东前辈，也许会知道一点踪迹。” 　　柳剑吟听了，微微一震：怎的有辽东成名人物会冲着自己来？但他也放下了心，事情到 底是有点眉目了！” 　　柳剑吟当下慌忙谢道：“求见不敢当，既然有这几位辽东朋友，就是他们不来，我们也 要去拜谒！既然这样，就请钟大哥给我们代约一个日子。” 　　说完就待告辞，钟海平急忙挽留道：“二十多年不见，大远地来，怎能这样仓促地走？ 莫非蜗居简陋，不足以待高贤么？怎么也请委屈在这里住几天！” 　　丁剑鸣受了钟海平两次试技，一番讽刺，早就满肚子都是闷气，何况他不知道钟海平究 竟还想耍什么“花招”？他不待师兄答辞，早已先行，告道：“钟大哥的盛情，我们领了， 在这三十六家子我们还有朋友，来时就早已安排好了。我们既然一来就拜见了钟大哥，那边 也不能冷落朋友！我们这就告辞！改日那几位朋友来时，俺一定随师兄再来拜访！”一说 完，他可就披上羊皮祆子，离开筵席，同他来的武师弟子，也一齐起身。 　　钟海平微愠道：“既然这样，那俺也不留你们了！”于是大声送客。可是在临出门时， 他还试了丁剑鸣一下，揖别时，竟使出内家掌力，双掌一揖，便带劲风。但丁剑鸣还揖之 时，也是用足了太极门的功劲，旗鼓相当，谁也较短不了谁！钟海平这次三试绝技，都没有 占着上风，可是若非柳剑吟在场，丁剑鸣也下不了台子！ 　　柳剑吟等一行人离开了钟家，就赶到前面小镇投宿。原来在刚才来时，丁剑鸣叫蝴蝶掌 名手、随来的武师何文耀半途策马离开，为的就是叫他先到镇上料理。 　　在路途上，丁剑鸣是愤然于色，大骂钟海平“老混帐”；而柳剑吟则是不发一词，默默 而行。忽然在将到小镇时，柳剑吟突地一转身，吩咐师弟道：“你们先回客店，我还有点事 要料理。” 　　丁剑鸣急问师兄有什么事要料理，他也要跟着去，可是柳剑吟却斩钉截铁地道：“这事 你不能同行，放心，我这一去会对你的事大有好处！”说完他猛地跃下了马，施展太极门的 绝顶轻功，直如飞奢穿空，流星疾驶，倏忽间就没入了夜色之中，不见了踪迹。 　　柳剑吟此去，是想再回“三十六家子”，独见钟海平！原来他越想越觉得今日之事，颇 不简单。其中一定还有内情，还有误会！他想到师弟近年行事，接近官方，连自己来时，也 还有所怀疑，不敢轻信，那怎怪得武林同道误会？但自己与师弟相知最深，又经多日默察， 知道师弟还是以前那样，心高气傲，性喜奉承，辨不清是非好坏，说糊涂他的确是糊涂，但 却还不至背叛江湖义气，投降清廷。他想这事必定得找钟海平好好解释一番，使师弟和武林 中人，消除误会，这样也可以便师弟不至深陷歧途。 　　柳剑吟展开夜行术，翻过山岗，穿过丛林，片刻间就遥望见“三十六家子”，在钟家前 面土岗之前，是一段短短的山道，左右也是高高低低的土坡子，长着一层层的杂梆林。 　　柳剑吟方在山道之上奔驰，蓦然侧见两条人影在右面黑林中一现，接着两声嘿嘿的冷 笑。 　　柳剑吟立时止步凝眸，向发声之处张望，只是林深地黑，竟瞧不出什么来。就在此时， 林中又发出儿声嗤嗤的冷笑！柳剑吟艺高胆大，他也不理会江湖上“逢林莫入”的禁忌，一 矮身，一个“龙形穿掌”，右手微吐，左手护胸，人像一条线似的，直窜入黑丛林内，口里 嚷道：“哪位朋友，在此相戏？掩掩藏藏的，算什么人物？” 　　哪料柳剑吟方扑入，突地两条杆棒，分左右猛地袭来，棒挟劲风，如电光石火地袭到。 但柳剑吟是何等人物？他连步也不停，只凭空一跃，便跃起一丈多高，两条杆棒同时扑空， 碰个正着，两人身子都向前倾，差点扑在地上，就趁这两人身形未定之时，柳剑吟又早已轻 飘飘地落地，霍地一塌身，趁势一个旋风扫堂腿，只用上一成功力，两人都扫得仆在地上， 直掼出去，滚了好几丈，拼命翻身，直坐在地上发楞，只觉满眼余星乱迸，哪里还敢起立向 前？ 　　柳剑吟霍地停步，也不前追。仍然从容发话道：“柳某与诸位有什么深仇大恨？值得黑 夜偷袭，不分皂白地一棒打来？俺倒要请教请教？” 　　柳剑吟话声方停，右边林中有人接着大笑道：“柳老英雄何必动气？那两个孩子晋谒前 辈，不先露一手怎能求得前辈指教？何况他们又没有伤着老英雄毫发！” 　　说话的正是一派辽东口音，柳剑吟再定神张望，只见在林中穿出两个白须苍苍的老者。 柳剑吟入了林中一会，眼睛已习惯黑暗，再趁着透过树叶的星月微光，定睛一看时，只见一 个老者，身上只穿着一件蓝布大褂，还披襟迎风，另一个相貌更是威武，足有六尺多高，紫 棠面，长须飘然，也穿着一式的蓝布大褂，悠然迎风，顾盼自如，双眼闪闪放光，像似鹰眸 炯炯！ 　　柳剑吟微微一颤，急忙抱拳讯问：“两位师傅莫非就是月前赐教敝师弟的老英雄？柳剑 吟这厢有礼！” 　　那紫棠面的老者答话道：“什么师兄师弟？掩们只想请教柳老英雄三招两式，可不耐烦 序师门，背家谱！” 　　柳剑吟心生暗怒，怎的这些人如此歪缠，无缘无故就要“乱打一锅粥”，但他还是按着 怒火，问道：“柳某微末之技，萤火之光，如何敢当高人赐教？柳某和各位素未谋面，不知 从哪里冒犯过高贤？” 　　那紫棠面老者又哈哈大笑：“柳老英雄太过谦！俺们是诚心领教，彼此印证，并没安着 坏心眼、毒心肠！俺们久仰丁门太极武功超卓，三绝技名震武林，只料不到贵派掌门竟是虚 有其表！因此不能不再请教柳老英雄！” 　　江湖试技，武林印证，原也是平常事情，只是这些人来得太突然，太不讲江湖礼节了， 而且事关师门荣辱，柳剑吟明知劲敌当前，也不能不卖一手了。于是他朗声问道：“既然二 位一定要赐教，那么柳某只好奉陪了，不知是哪位先上，还是二位一齐上？” 　　那鹰眼紫面的老者斜睨柳剑吟一眼，哈哈笑道：“柳老拳师也忒小看人了，俺们兄弟不 才，三招两式谅还招架得住。” 　　那两位老者正是百爪神鹰独孤一行和“匕首会”的老前辈云中奇。娄无畏没有料错，伸 手较量丁剑鸣，凭一双肉掌破丁门三绝技的正是独孤一行。他们这次到热河来，目的还并不 是在乎较量丁剑鸣，而是想和关内的武林联络。他们对柳剑吟也早已仰慕，但他们不知道柳 剑吟是否和师弟一驻子，沾上了官府的边。因此他们伸手试招，一来是为了好奇，想试试柳 剑吟的功夫。武林中身怀绝技的人找不到对手印证，那是一件苦闷的事，独孤一行几十年来 未逢对手，因此他碰到柳剑吟，自然想伸手试试，这种心理，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另一方面 是想和柳剑吟因比试而成相识，探探他的态度，如果试后志趣相同，那就大可通过他和关内 武林联络。 　　因此那晚他们把柳剑吟引到黑丛林来，拿话逗他动手。到柳剑吟答应试招之后，独孤一 行便想先上，但却给云中奇抢在先头，他说：“大哥，你请留在后头，待小弟先试，如果落 败，你再来接阵不迟。”云中奇说完，未待独孤一行答话，他已一跃便来到了柳剑吟的面 前。 　　云中奇双拳一抱，向柳剑吟打个招呼道：“柳老英雄，俺们这是抱领教之心，互相印 证，点到为止，谁胜谁败，都只落个哈哈，无须介意！”柳剑吟也急抱拳答礼道：“柳某承 两位看得起，愿来赐教，那自然只是朋友切磋，不是舍生拼死。点到为止，胜败不论！‘红 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彼此都是武林中人，哪里不交个朋友？好，朋友！就请 先发招吧！” 　　云中奇略一凝神，猛地从蓝布大褂下，解出一条束身围腰，迎风一展，哗啦啦地直抖开 来，竟是一条奇形怪状的软兵器，名为“蚊筋虬龙鞭”，是东北独有的刀剑不断的山藤，缠 上蚊筋练成，是软中带硬的家伙，专缠刀剑，可当鞭用，也可当棒使，端的厉害非常。他把 兵器一解，笑吟吟地对柳老拳师道：“久闻太极十三剑，剑剑精绝！我这是不自量力，先请 柳老英雄在剑法上指教一二！” 　　原来云中奇不大精于掌法，而且刚才看见柳剑吟只一照面，就把独孤一行的两个徒弟打 倒，身法奇快到难以形容，情知他的太极掌已到炉火纯青的功候。因此云中奇暗忖之下，对 掌一定吃亏，不如和他比试兵器！他虽知柳剑吟的太极剑也是武林绝技，但他恃着自己这条 兵器，专克刀剑，而且在这条兵器，更浸淫了几十年，自信纵不能胜，也不会落败。 　　可是柳剑吟却也怪，他看着云中奇哗啦啦地抖出那条独门兵器“蚊筋虬龙鞭”，只看了 一眼，毫不惊奇！到云中奇再度催他亮剑发招时，他竟微微地一笑道：“俺几十年没有舞刀 弄剑了，招数都已生疏了，就凭一双肉掌和老师傅玩玩吧！可请你让一点呵，我这老骨头不 禁打。请！请！喂，你怎么不发招呵！” 　　云中奇不禁暗暗生气，他把软鞭一收，大声问道：“柳老英雄，怎的如此瞧人不起？” 　　柳剑吟先不答话，却微微一笑，很谦虚地道：“哪里，哪里！俺怎敢瞧不起高贤？只是 各人有各人合手的兵器，老兄是这条鞭，小弟却是这双掌。而且俺师弟，丁家太极门的掌门 人也是给列位肉掌较短的，俺也要在掌法上讨教讨教！” 　　云中奇微微一震，原来柳老拳师是在“较劲”了，他的师弟亮着兵器给人空手打败，他 也要照样地找过场圆面子。按江湖的规矩，这真可不能怪他，他太极门的人曾这样落败，也 必定要这样取盼，才能换回师门令誉。如果说他看不起自己，那却是自己的人先看不起他的 师弟，这可是没有说的！不过吗！中奇心想：这却有存不值了，给他师弟过不去的是独孤一 行，而现在柳剑吟却要同样地给他过不去，这岂不是“黄狗得食，白狗当灾”？ 　　但云中奇也是成名的老英雄，他不能后退，也不想收鞭对掌。（因为他的掌法实在并不 高明。）同时他心里也着实不信柳剑吟能凭这双掌来对付他的独门兵器。他伸手一抖，哗啦 啦地又把那条“蚊筋虬龙鞭”抖得笔直，口里说道：“既然如此，柳老英雄，请恕俺放肆 了！” 　　柳剑吟仍不动容，懒散散地随便立个门户，只是内行人早已看出，他正在抱元守一，凝 神待敌！ 　　云中奇不敢怠慢，倏地疾如飘风，抖起虬龙鞭，竟用“神龙入海”之势，径向柳剑吟上 三路打来。他快柳剑吟也快，虬龙鞭未到，他已双肩一晃，右脚向外一探，身子旋风似的， 随着鞭梢直转出去，那鞭竟离他几寸，没有打着！云中奇一鞭不中，急使出“圆环三鞭” “回风扫柳”的绝技，刷！刷！刷！风声呼响，卷起了一团鞭影，如旋风一样，猛扫过来！ 柳剑吟见他来势甚劲，不便硬接硬架，急急一提腰劲，“燕子钻云”，刷地凭空跳起两丈多 高，向云中奇身后一落，右掌霍地便朝云中奇背后劈下。 　　云中奇除了蚊龙绝技之外，他还是精于“辨风听暗器”的高手，（娄无畏就是曾跟他学 过这门绝技。）就是背后有人用暗器打来，他也能趋避。何况柳剑吟的掌风凌厉，他不用回 头，已知对方从何处打到，他一鞭扫空早已留神背后，掌风袭来，他竟辨出柳剑吟身在何 方，霍地用个“怪蟒翻身”，连人带鞭急旋回来，便朝着柳剑吟立身之处猛地扫去！ 　　迅如骇电，间不容发，柳剑吟不容后退，不容斜避，因为后退和斜避，都会给他趁势进 击，他的鞭长，自己近不了身就只有给他直耗下去，弄到力竭神疲。他艺高胆大，就在这电 光石火，间不容发之际，疾地一塌身，“大弯腰，斜插柳”，那条虬龙鞭就恰恰从他背上滴 溜溜地卷过。说时迟，那时快，趁云中奇软鞭远未及收回之际，柳剑吟已疾地俯身直进，掌 背微托鞭身，拿锋斜斜地直劈进去，如狂风，如骇浪，展开了一派进手的招数。 　　棋逢敌手，八两半斤。柳剑吟展开一派进手招数，如狂风，如骇浪，掌风赐赐，猛向云 中奇袭来。但云中奇也非易与，这条虬龙鞭尤其使得得心应手，虎虎生风。他略一退后，复 又向前，展开九九八十一路虬龙鞭法，盘、打，钩、转、推、压、圈、劈，一招一式，稳如 沉雷，疾如骇电。紧紧封闭住门户，不让柳剑吟欺身进来，复仗着兵器的利便，半守半攻， 寻隙抵暇，鞭影翻飞，随着柳剑吟的身形飞舞！ 　　这一来，只打得沙惊石起，尘土飞扬！两人苦战几十回合，竟不分胜负！饶是云中奇鞭 法精奇，可是却打不着柳剑吟；饶是柳剑吟掌法厉害，也欺不进身去。两人心中也在暗暗吃 惊，暗暗叫苦。云中奇是既惭愧，又惊骇！他几十年浸淫的兵器虬龙鞭，竟然被柳剑吟双掌 敌住，讨不了半点好处！而且还觉着柳剑吟掌风凌厉，掌风劈面，好几次给他逼得抽身退 步！而柳剑吟也暗暗惊异，自己几十年的功夫，空手入白刃的太极掌绝技，竟然夺不了敌人 的兵器，竟然欺不进身去。而且还几次碰着险招，差点给他的软鞭圈住，如果功夫火候略 差，一生威名，真难保住。他心想，怪不得自己的师弟会吃了大亏，就凭眼前这个老者的功 夫，已在自己师弟之上，何况还有一个紫面鹰眼的老者在旁，看来那个老者的功夫，还在与 自己对敌这个人之上。 　　两人又斗了二三十回合，柳剑吟蓦地掌法一变，只以右掌迎敌，左手却骈指如朝，在鞭 影飞舞之中，找寻云中奇的穴道。他是一双肉掌，但却把一双肉掌当成了兵器使用，右掌 劈、按、擒、拿，竟如伸出一枝五行剑；左手如同捻着一枝点穴，他运着一双掌，就如同使 着两枝不同的兵器！这一来，云中奇竟渐渐有点显得相形见拙了！ 　　虽然如此，他的鞭法仍然没有破绽，没有漏招！柳剑吟迫切之间，竟无从取胜！平心而 论，两人的技艺，虽是柳剑吟稍胜一筹，但云中奇仗着有兵器的便宜，柳剑吟不免吃了点 亏。他不能这样和云中奇耗下去，因为还有劲敌当前！那独孤一行，正在鹰眸炯炯，全神贯 注着这边的打斗，全神留意着柳剑吟的身法手法。 　　柳剑吟心中焦急，若不用险招求胜，耗下去实不上算！于是突地趁云中奇一鞭向上三路 扫来之际，猛地把身子一扭，避过鞭锋，一俯身，“十字摆莲”，人未到，腿先到！直踢云 中奇的下盘！这一来柳剑吟右足飞出，左足轻点地面，上身又是斜俯，在拳法中是冒险进 招，十分不利！云中奇心里暗喜：你这老儿竟不守太极门稳健作风，这一躁进，不败何待？ 他轻轻地“移宫换步”，向左一转，闪开柳剑吟的右脚。如此一来，两人变成背对背的形 势。云中奇头也不回，仗着自己擅于“辨风认敌”的功夫，虬龙鞭猛地向背后一卷，从右肩 上翻转过去扫柳剑吟的下盘，这一鞭相距既近，劲足势捷。云中奇满心以为这一鞭，一定能 把柳剑吟撂在地上！ 　　谁知事情大出云中奇意外，柳剑吟冒险进招时，早已防到有这一着，云中奇一鞭打过来 时，他身形微动，早已向左一侧身，让过鞭头，竟用“小天星”掌力，右掌一压鞭身，倏一 转身，直进中宫，如疾风一样，欺到云中奇身前，左手驳指如载，照云中奇灵台穴点来！ 　　形势大变，事出意料，云中奇“呵呀”一声，急急往后撤身！谁知他退得快，柳剑吟也 进得快，如影随形，双指已点中云中奇的穴道！ 　　可是云中奇到底是成名的老英雄，他这一招是输了，柳剑吟也没有“得手”，他竟然在 这非常危急之时,突地吞胸吸腹，肌肉竟凭空凹进了一寸多，柳剑吟双指一碰到时，竟然沾 着的是软绵绵的蓝布衣裳，没有触及穴道。云中奇就在他这指锋轻沾衣裳，没有按下之际， 霍地一塌身，直往后窜出一丈多外，鞭未撒手，面不红，气不喘，身法步法部丝毫不乱！ 　　柳剑吟看看得手，却又被对手脱开，心中正自十分可惜，若再交手，不知要缠至几时， 不禁暗暗着急。不料在此时，云中奇竟突地把鞭一收，双掌一拱，朗然发话：“柳老英雄， 招数精奇，俺认输了！” 　　柳剑吟一愣，但随即镇定答礼道：“承让！承让！老兄武功超卓，柳某端的佩服！”他 这可不是客气，是真的心里佩服云中奇的爽直风度。按说云中奇并没有被点中，还不算是落 败，可是因为大家说过“点到为止，胜败不论”，他虽未算是“落败”，可是却输了一招。 他输了这招，柳剑吟还没有出口，他已爽爽快快地认了！ 　　云中奇一认了输，那边独孤一行已笑吟吟地缓步而出，他冲柳剑吟道：“柳老英雄的掌 法精奇，不愧是太极门的真传，武林中的绝技！但刚才还好似未尽所长，柳老英雄，俺不自 谅，也要请教请教太极门的掌法。”他一伸双掌，也是要空手来斗斗柳剑吟。 　　原来独孤一行脱胎鹰爪门，独创八八六十四手擒拿手法，平生未逢敌手。他刚才全神贯 注地默看柳剑吟的掌法，虽然招数精奇，但也不见得高出自己，而且论闪展腾挪，自己的擒 拿手法，还大可以克得他住。因此他竟有恃无恐似的，一出口就在恭维之中，微带讥诮，说 他“未尽所长”，这柳剑吟有什么听不出的。 　　柳剑吟一听这老者口气好大，对自己的太极掌也好似暗存轻视，不禁心中暗气：“既然 老师傅一定要赐教，柳某怎敢不陪！但江湖朋友，就一句是一句，朋友，热河那档子事，你 老兄是否愿作一交代？别只叫柳某陪你们半夜，连一句真话也讨不到！” 　　他这可是直挑明帘，放下面子要实行江湖上“较技赌镖”那一套了。但独孤一行却并不 接他的话茬儿，一抱拳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独孤一行哈哈大笑说：“怎么又提起你师弟的事？你的师弟往来的是达官，贵人，王公 巨贾，俺这山野匹夫何缘得见？就是见了也怎敢惹他！柳老英雄，别扯上你那位宝贝师弟 了，如此良夜，扯上他不怕败了情兴么？来！来！俺们还是彼此印证印证，消遣消遣！” 　　柳剑吟一听，心想果然是有根深的误会存在了。他急忙抗声辩道：“这些事情，是是非 非，一时也难说个清楚。老英雄如因此事责难，柳某愿带敝弟前来谢罪，也要能来解释；俺 师兄弟可不是那号子人。俺此次远来，实非想讨回什么劳什子的‘贡物’，正是要找朋友们 剖心谈谈，肝胆相见！”柳剑吟拙于言词，一下子实在不知如何说起，他只能激昂慷慨地 “挤”出了这么几句话，听起来好像不着边际——例如他师弟到底怎的会沾上官府的边？他 自己的抱负志趣怎样，只凭这几句话，独孤一行实在还难于了解，可是在透过繁枝密叶的星 月微光之下，看得出柳剑吟诚恳真挚之容。 　　独孤一行悚然动容，心想这人是值得交他一交。可是他也还不能在立谈之下，披肝沥胆 地相告。他心中一转，打定了一个主意，向云中奇打了一个暗号，叫道：“你们有事，可以 先走，让俺在这里陪柳老英雄玩玩，也省得人多了叫柳老英雄不放心！” 　　柳剑吟见云中奇等撤走，而面前的敌手正双臂箕张，鹰眸炯炯生光，似欲扑击，不禁含 喷冷笑：“朋友，既一定要赐教，那柳某没法子，只好奉陪了。” 　　话未说完，独孤一行已刷地一窜，快似飘风，双臂箕张，向外一展，“苍鹰屏翅”，又 蓦地一压，便要擒拿柳剑吟的双腕。柳剑吟步法轻灵，倏然转身，往左一避，疾用太极拳 “斜挂单鞭”一式，猛切独孤一行的脉门。这一招疾如星火，“以毒攻毒”，好不厉害，独 孤一行竟不退后，不救招，突地一拳化为“横身打虎”，向柳剑吟的肋下撞去，但他这一变 式，在硬攻之中，却又含有化势，柳剑吟的掌，竟差半寸切不着他的脉门，从他的小臂斜斜 划过，而他的拳也已疾如星火打来。 　　柳剑吟见一掌切空，敌拳反击过来，忙分左脚，往旁一个滑步，直滑出六七尺外，猛地 一个大翻身，刷地再扑过来，“七星掌”往左便挑敌人的右肘。独孤一行骤然将手一缩，柳 剑吟不容敌招再变，身形左俯，左手竟当“五行剑”用，指尖直抵左额，右腕倏翻，“金龙 戏水”，电掣般地猛削独孤一行的右膝盖。这两招是柳剑吟的绝技，看看独孤一行躲避不 了！ 　　哪知独孤一行，名不虚传，他大喝一声“好快！”便腾身涌起，斜身下落，如饥鹰扑 地，又猛地在柳剑吟身后扑到。 　　柳剑吟急转身应敌，只见独孤一行双掌翻翻滚滚，展出了迅疾异常的招数，进如猿猴窜 枝，退若龙蛇疾走，起如鹰隼飞天，落如猛虎扑地，进攻退守，盘旋如风，起落变化，倏忽 如电！而且这身法掌法，一展开来，竟然四面八方，都只见独孤一行之身影在转，柳剑吟不 禁大惊，吸了一口冷气！ 　　原来独孤一行外号“百爪神鹰”，独创八八六十四手大擒拿手法，合内家外家为一，迅 如飘风，又善扑击，如鸷鹰而有“百爪”，厉害非常！柳剑吟和他对攻，竟然渐渐相形见 拙！ 　　柳剑吟也是心急，他原想以凌厉攻势，速战速决，以挫敌人的凶锋。谁知独孤一行身法 展开，真如神鹰盘旋，龙蛇疾走，身法之快，竟还在自己之上！因此他不禁大惊，怎的江湖 上竟有如此人物！ 　　但柳剑吟阅历甚多，惯经风浪，他对拆了几十招，已猛省起如此对攻，殊非办法。掌经 要诀，是“避敌之强，攻敌之弱”他已看出独孤一行的擒拿手法和太极拳刚刚相反，太极拳 是以柔克刚，而独孤一行的擒拿手，则完全是以攻代守，而且善用“小天星”掌力，不畏太 极掌的“粘”劲，自己不应对他所长，和他对攻，而应是仗着自己十年的内家功夫，气力悠 长，和他对耗！ 　　柳剑吟一看破敌招，马上章法大变，他竟一味兀立如山，坚守不动。任敌人如飞鹰、如 猛虎、如猿猴，他决不移身进扑，敌人诱招退走，他也决不追赶。他紧守着“敌不动，己不 动；敌一动，己先动”的太极门要诀，见式破式，见招破招！任从独孤一行四面八方扑来， 他都随手化解！ 　　这一对掌，真是武林罕见的功夫，一攻一守，全都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独孤一行把一身 绝技全展开来，八八六十四手大擒拿手法中，又杂以独创的“飞鹰回旋剑法”，以剑法化为 掌法，以掌法当为剑法，只见：楼、打、挡、封、踢、弹、扫、挂、掀、按、粘、印，每一 招一式发出来，全是迅疾异常，变化不测；而饶是如此，柳剑吟还像是在狂风骇浪之中，兀 立如石山，他的太极掌展开，含着：棚、据、挤、按、来、例、肘、靠八种内劲，竟然似是 全身每环节，都具功夫。顺势破势，借力打力，若不是独孤一行也是久经大敌的成名英雄， 身法迅疾，应招机灵，有好几次过于躁进，还几乎被柳剑吟撂倒！这一来，独孤一行也不禁 大吃一惊，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老儿果然名不虚传！和他师弟大有分别。 　　这一来，独孤一行虽仍是强攻，但已不敢躁进；而柳剑吟也不进扑，只是坚守耗敌。一 攻一守，吞、吐、封、闭、挡、打、缠、拿，旗鼓相当，谁也得不了好处！两人直斗得天旋 地转，拆了二百余招，还是彼此无懈可击。 　　独孤一行见对掌无法取胜，他猛地一退身，伸掌一探，在腰围之处，掣出了一口金光闪 闪的软剑，这剑是黑龙江的白金（铂）合金炼成，真是百炼精钢可化为绕指柔，用时一抖 开，便是吹毛立断的利剑，不用时一卷便可以当做腰带用，他一抖剑又朗声地说道：“这样 对招，打到天明，也难分胜败，实在很乏味，没意思。我还是要在剑法上再领教你的剑剑精 绝的太极十二剑，和你剑影飞镖的绝技！”他是想仗着自己独创的“飞鹰回旋剑法”，再试 柳剑吟的功夫，再领教太极门三绝技中的其他两绝！ 　　独孤一行见对掌不能取胜，又要与柳剑吟比剑。柳剑吟推辞不过，也只得亮出剑来。他 已见识了独孤一行的本领，的确是武林罕见的功夫，他可不敢再大意，再空手对招了。 　　两人对面抱剑一立，柳剑吟一声“请”字，只见独孤一行疾如飘风，身形转换，方位立 变，他竟如惊鸿掠燕似的，绕到柳剑吟背后，刷的一剑，就朝柳剑吟后心擞来。柳剑吟微微 一闪，一个“楼膝拗步”，反圈到独孤身后，寒光一闪，“玉女穿针”，反客为主，直朝独 孤肩后的“风府穴”刺来。独孤一剑溯空，剑招倏变，“龙形飞步”，直如鹰隼穿林，掠波 巨鸟，竟从柳剑吟右侧窜出，身随剑走，剑随身转，猛地“翻身献剑”，又朝柳剑吟的面门 刺到。柳剑吟急忙脚尖点地，掠出两三丈外，而独孤一行已如影随形，跟踪直上，运剑如 风，“猿猴进果”，“仙人指路”，“猛鸡啄粟”，一连几手辣招，如暴风骤雨的袭来！ 　　柳剑吟在对掌时，早看出敌方强弱所在，他再不去与他对攻，凝身仗剑，展开太极十三 剑的精奇招数：粘、连、劈、闪、扑、抹、捺、刺，以静制动。表面上看他软绵绵的毫不着 力，其实正是柔如柳絮，快若飞鸿，招招都藏着无究变化！ 　　绿丛林中，两人斗到酣处，只听得飒飒连声，与风声相应，只见到，精光冷电，盖过星 月微光。剑光闪闪，缤纷飞舞！盘旋进退，起落变化，不可名状，不可捉摸。拆了一百多 招，打得难分难解。 　　柳剑吟心想，这样打不知何时方了？他突地一拧身，卖一个破绽；竟倒背身，如巨鸟股 倒翻出独孤一行剑光笼罩的圈子之外。独孤一行喝道：“朋友，别走！接招！”刷地一窜， 已到柳剑吟身后，剑尖堪堪刺到！ 　　柳剑吟拿捏时候，听风辨器，容他剑尖将到未到之际，猛地“怪蟒翻身”，电掣般地直 转过来，“金鹏展翅”，骤地用足力量，往独孤一行的剑身上崩砸，同时左掌也疾如飘风 地，用足“小天星”掌力内劲，向独孤一行的胸膛印下。 　　这两招疾如星火，饶是独孤一行也闪避不了。只见挡的一声，两剑相交，迸出了火花点 点！同时独孤一行也同样用“小天星”掌力内劲，以掌对掌，急抵敌人，两掌骤然相接，只 听得砰然巨响，两人都同时摔出两三丈开外，敢情都摔得很重！ 　　两人一仆即起，重凝浩气，目光精死，心里同叫一声：“惭愧！”这番是柳剑吟存心与 独孤一行较劲，彼此用足内劲相较，哪知又是功力悉敌，两人一齐摔倒，谁也没有受伤。 　　独孤一行又喝：“朋友，再接这个！”黑夜之中，几粒铁莲子直分三路打到，一取“期 门穴”，一取“风府穴”，一取“窍阴穴”，柳剑吟身形转，剑翻飞，三粒铁莲子避开两 粒，打落一粒，全没被碰着。 　　柳剑吟就在挥剑闪身，挡避暗器之际，竟同时使出“剑影飞镖”绝技，左手一握，十二 只钱镖，同时握在掌心，在剑光闪闪中，猛地抖手打去，嗤！嗤！嗤！赛似流星乱舞，惊雹 骤落。欲知独孤一行能否抵敌得住？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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